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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间，30年

倏忽而去，不经意间，几道皱纹、几缕白

发，已然爬上额头，映着这些年奋斗的岁

月。回首间，燃五班当年的花样少男少女

们，一切可还安好？翻捡昔日相册、文

件、信件时，把大学五年的时光一段段拾

了起来，有写点东西的冲动，能想起多少

就是多少吧，是为志。

学习，竞争是残酷的

学习之于清华，无需任何的描述。我

国的教师节起源于1985年的9月10日，我

们有幸赶上第一个教师节之际考进清华大

学。当然，能够在1985年进清华园学习，

那肯定是“全国精英”，不是省市状元，

也必定是一校之学霸。学霸聚在一起，几

年的学习，也得分个三六九等，竞争自然

是残酷的。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热力涡轮机专业

1985级燃五班学生计30位，其中一位由于

身体原因顺延至五字班，他是1984级的陈

明刚同学。老陈后来在清华上了硕士研究

生，现在在招商局集团担任领导职务，学

习和工作一直都是顶呱呱。

燃五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各个地方的

教育多少有所差异。大学不像高中，学

校、老师盯着学，更多的是自我管理、自

我约束，这方面做得不好自然就会掉队。

很不幸，我并不太习惯大一的学习压力竟

然大过高三的情况，加之是首次从遥远的

南方来到北方学习，学习和生活等方面都

不能够很快适应，学习上自然就落下来

了。大学五年，印象最深的是大三“热力

工程”期终考试，我竟然得了69分，名列

全班后几位，但自身感觉不应该是这个成

绩，较起劲来直接找老师对卷，果然是有

道问答少算了7分。虽然加上这7分，三年

以来总体成绩还是中等偏下，却也大大激

发了我的学习热情，而且对北方生活已经

逐渐适应，后两年我的成绩开始上扬，担

任过课代表，“透平机械自动调节”以及

“英语四级阅读”等科目都取得了好成

绩。但已然时不我待，五年总评分，全班

30人，我刚好是21名，居于班级后三分之

一，但五年下来也并没有挂科，算是幸运。

五年的学习里，有不少趣事，遇到不

少大师，可惜懵懂时光里未能珍惜，所学

寥寥，愧对师恩。工程制图记忆深刻，齿

轮、螺杆、虚线、实线……一堆堆削成

HB、2B样式的铅笔，各种丁字尺、擦图

片等繁杂用品。在清华学堂制图教室一待

85/90 再同学，永远的燃五
○利  斌（1985 级热能 ）

热能工程系热力涡轮机专业 1985 级燃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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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天，面对完稿的A0图纸，自我感觉还

不错。可等交作业时，一看到同学们如印制

出来的图纸，信心瞬间受到一万点暴击！

对门182室的孙永忠同学个头不高，

与我很谈得来，其学习极为厉害，微积

分、中国革命史等文理科知识俱全，没见

“头悬梁锥刺股”地用功，但永忠同学始

终成绩上佳，标准学霸。1990年大学毕业

那年，教育部门竟然取消了应届本科生报

考研究生的考试，似乎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唯一一次，而永忠同学以班级总分名列第

一的身份，顺利获得了硕士研究生的直接

推荐资格，可喜可贺。

清华几门力学课程是有名的难，流体

力学睦杭生老师，年纪约40岁，授课声音

顿挫抑扬，“严格”两字牢牢印在脸颊

上，是学校的“名捕”之一。期末考试

时综合大题巨多，道道难度巨大。记得本班

有一名女生各种耍赖就是不肯交卷，架不住

“温柔攻势”的睦老师，破例允许其延迟10

分钟交卷“助”她过关，一时成为笑谈。

宿舍，逐渐学会包容

五年的大学青春时光，绝大多数都是

在校园里度过的。当然，纯工科的男生宿

舍并不是社会上流传的那样“脏乱差”，

其实蛮光鲜，起码被褥整齐，暖水瓶每天

都是满的。

记得燃五班同学分住一号楼154、

181、182及184等4个寝室，五六个人在十

来平米的空间。班里大部分同学是1967年

属羊的，我1968年属猴的，上学较早。

1985年时值17岁进清华，但班里还有1969年

属鸡的，所以，我在班里只能算是年龄偏

小。朝夕相处，几年下来，虽然同学间年

龄相差2至3岁，甚至到5岁，但每个宿舍

都会形成鲜明的特点与自己的小文化，象牙

塔里的学习、生活简单纯粹，男生宿舍不乏

很多有趣的时光，包容与尊重逐渐形成。

我大学前三年所在的181室，宿舍里3

个北方人、3个南方人，宿舍长大家推举

的是老杨，他高中时期就已经入党，班里

无人能及，所以大一时传忠同学就是班里

团支部书记。老杨生活极为规律，晚上九

点半下自习回宿舍，洗脸刷牙完毕后，上

床听英语，十点准时“跟着熄灯睡觉”，无

论节假日一律如此，大咧咧的很有人缘。

隔壁154室的锡明同学爱玩，经常组

织打桥牌，连带我也跟着他学会了计分、

算牌。锡明同学有躺在床上看书的癖好，

奇怪的是，他的视力却从不下降，到毕业

工作后依然不用戴眼镜，其现在成为管理

近千人的企业老大，是燃五班中少数几

个仍在从事涉及本专业的“学究大拿”之

一，当前正在推进企业IPO上市，厉害了！

还有154室的建华同学，体育课选修了

篮球，大四时，他已经可以运球过人。而

182室的林进挺与184室的姜从斌等，不知

道从哪天开始，一起学会了吉他弹唱，晚

自习回到宿舍后至关灯休息前，两个寝室“琴

瑟相和”的吉他“小夜曲”，保留到了大学

毕业，成为同学们一直以来的“笑资”。

另外，上世纪80年代末的校园流行寒

暑假期“勤工助学”。我大四时，勤工助

学主要是帮忙在教室间搬运课桌，一小时

5元钱一天10元钱，一个暑假下来挣到人

生第一个200元。“心花怒放”之余与一

起搬桌子的马云翔同学，骑车到中关村

“海淀市场”，不知道现在叫什么商场，

老马买了人生的第一套西服，我买了双新

球鞋。回校后我们又一起美滋滋地到照澜

院，喝啤酒、撸烤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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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懵懂间与我无缘

大学里对爱情都是渴望的。燃五班有

“五朵金花”，成绩、气质及外貌等均属

于“上等”，在“男多女极少”的理工科

学校，惹来众多理工男“争相追逐”。我

进入清华后，学业上并不顺利，大一、大

二基本上是班级的后进生，在来来回回的

“学习、复习、学习”中，将热情与激情

消耗殆尽，对班内、同年级的女生决计不

敢想象。

大四暑期参加校内勤工助学活动，有

机会结识了低一年级的一位可爱漂亮的、

到清华“串门打工”的北大小师妹。傍晚

在西操散步，我内心挣扎了很久，也没明

白这到底是不是“爱情”。一次勤工助

学结束后，送她回宿舍，整个后背都汗涔

涔的。那可是九月中旬的北京，天气微凉

了。后来得知师妹学习巨好，在学业至上

的清华，学习成绩不好总有些自卑，我的

“校园爱情”最终只能埋在心底。

最初是高中同学之间的书信来往，

后来是学校食堂在周末挂上霓虹灯举行

舞会。清华男生对周边学校女生应该有

一定的吸引力，有联谊

“变现”脱单的，有老乡

变情侣好上的等，陆陆续

续地有同学谈恋爱了。李

军兄是我们大家伙艳羡的

对象，高大帅气的老李带

着漂亮的女友在校园飘过

时，很是引人注目。

嘉栋同学则找了位长

头发的美眉做女友，既漂亮

又大方，还是隔壁学校的，

他俩一起打羽毛球时，简直

就是“青春正芳华”。

多年后在南方经济开发区工作结婚

时，我才想明白，大学里的恋爱像足了小

孩子过家家，但或许是那时我真的并不懂

爱，总之，校园爱情与我无缘。

结语，清华五字班

从清华毕业30年了，初出校园，步入

社会，寻找工作，培植事业，塑造自我。

这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起起伏

伏，或顺或逆，或悲或喜，却始终怀揣着

对前程的一份执着。因为我们明白，没有

背景，只能用努力支撑着自己前行。

30年来，恋爱婚姻，孝敬父母，教育

子女，秋月春风，执手余生。这当中，我

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岁月打磨，或

苦或甜，或争或吵，然后都过来了，而

且曾经以为的漫长，现在想来却恍如

昨天。

永难忘记的是当年毕业分别时，那一

个个相送，一次次话别，那何尝不是给自

己的青春画上一个句号？

永难忘记的是步入工作岗位时，那一

声声欢笑，一双双目光，那何尝不是我们

热能工程系热力涡轮机专业 1985 级燃五班毕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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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们入学的时候，校园里到处

悬挂的是“工程师摇篮”的标语，可能大

部分学子的人生愿景也是成为一名工程

师。时过境迁，30年后，从清华园走出去

的工程师们个个都是清华的骄傲。

老柳，字成林，河北唐山人，身材修

长，现在是硅谷某IC企业的资深专家。老

柳平时话不多，从不人云亦云，但人缘极

好。他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总是招牌式

地“嘿嘿”一笑，然后冒出一句“把你牡

丹得”（意思是“把你美得”）。

保国，姓吕，山西运城人，读书特别

认真。我们上学那会儿，清华自习教室一

座难求，班上的同学要到自习教室占座，

只要告诉保国一声即可。保国毕业设计选

择的是焊接材料方向，一天到晚在实验室

磨样、看金相，枯燥无比，保国却乐此不

我的同学
○何朝晖（1985 级机械）

疲。保国如今是国内稀贵金属研究和加工

领域的大拿。回过头来看，他人生开挂不

是没有缘由的。

老二，丛波，因崇拜系主任潘际銮院

士而报考了焊接专业。要知道老二当年的

高考成绩可是名列四川省三甲，只要他愿

意，进清华的任何专业都是毫无问题的。

老二一口四川腔，说话特认真，如同他的

学习和对专业的坚持。老二毕业后进入成

都焊接研究所工作，后来创业，一直没有

离开焊接专业。

除了老柳、保国和丛波，后来做了工

程师的，还有丁正东、丁树森、朱利民、

谭喜、华兵、韩学、冯卫东、郝建勇、王

建锁、章勃等。

这里面的大部分人都有一个特点——
酷爱足球。印象中，班里既没有艺术特长

开始新的人生？

永难忘记的是2010年毕业二十年时的

重聚，望着同学们渐渐离去的身影，心里

涌出酸楚与不舍。也许在那一刻，我们才

开始懂得，1990年，我们人生第一次大学

毕业时，同学们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然而时间并不会给我们太多的不舍。

站在50岁出头的窗口，尽管期待着我

们还有下一个30年，但是这个30年，就像

当年毕业季的一个一个送别，“长亭外，

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下一个30年，真的并不是

每位同学还能相见。

这就是人生。走过的路多了，难免喜

欢起苏轼的一句话：“人生如逆旅，我亦

是行人”——人生就是一场艰难的旅程，

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或走或

停，就这样慢慢地走完人生的征途。

但是还有下一句，“但愿初相遇，不

负有心人”——我想，已是半百之年的我

们，没有人以为这是情话，只愿当初认识

的那个你，不会辜负我们之间的相约，正

如这次清华大学1985级1990届毕业30周年

庆一样，“85/90再同学”，愿我们还是

当初的清华五字班。

亲爱的燃五班同学们，感恩，在最美

的青春年华，有你、有我，一起走过……

（特别感谢杨传忠、马云翔等叙述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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